谈汉字编码研究的误区

今天“汉字编码”和“中文信息技术”二个专业委员会在这里联合召开汉字输入技术与应用研讨会，这是在汉字输入学术领域里值得庆贺的一件大事。我首先向研讨会的组织者和承办者表示深切地感谢，感谢你们给了我一个汉字编码“发烧友”与专家们一起坐而论道的机会。

从1996年11月的苏州会议到今天2002年11月的温州会议，已经过了整整6个年头。在这6年里，微机行业和互联网行业的飞速发展，形成鲜明反差的是汉字编码研究和中文输入技术发展的相对沉闷。当然这沉闷是个表面现象，在这表面现象下，是广大中文输入研究者的迷惘反思和对理想的中文输入法的探索与追求。本人反思的一孔之见是汉字编码研究存在着许多误区。现坦陈于诸位专家学者面前，期望得着指点。

本人所指“误区”是指本领域学术带头人提出的得到许多专家学者认同的似是而非的观点。

首先在谈及正题之前必须说明，本人认为的汉字编码研究领域里的几个误区，丝毫没有一点轻视或贬低学术前辈和专家学者的意思，也丝毫没有否定几十年来汉字编码工作者付出的辛勤劳动和取得的丰硕成果的意思。恰恰相反，本人心中时时涌动的是对本领域学术前辈，专家学者和广大编码工作者，业余编码“发烧友”的敬仰和钦佩之意。因为本人由衷地认为，目前流行使用的各种汉字编码和输入法，都是十分优秀的，即使是还没有进行商品化开发的，也都是非常优秀的，它们的设计者，从各个方面，各个角度对汉语、汉字对中文与计算机的结合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研究和实践。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汉字编码决无平庸之作，都是国人聪明才智的结晶，都是汉字文化宝库里的瑰宝。大家提出的一些建议和意见，即使是不成熟的意见，都体现了对真理的追求，闪耀着智慧的光芒，显示了汉字编码研究的强大活力和促进中文信息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

迄今为止，汉字编码方案“万码奔腾”的大好局面来之不易，应该得到公正的评价和真诚的鼓励，因为这是理想的汉字编码和中文输入法诞生的先兆。

误区之一是在全球信息化革命大潮中对汉字的误解与贬低。

在最近几年，作为大学教材的《语言文字原理》一书中有这样一段结论：“汉字永远只能作为‘客人’在电脑中出现，真正的‘主人’还是拼音文字，因为人们无法直接用汉字设计电脑程序，无法使汉字成为电脑符号”。这个结论如果从一个初学电脑的人口中说出，人们可能只会付之一笑，但这个结论是从几十位教授级专家联合编写的教材中出现，可见中国语言文字学界高层专家对汉字的误解和贬低有多严重，对汉字信息化革命的负面影响有多严重。

也许可以说，计算机是先进的电子技术和西方文明的产物，从它的诞生到成熟，几乎没有一点汉字文化的因子。但是更正确地说，它是整个人类文化技术高度发展的产物，它的出现能促进世界上任何文化技术的发展。计算机自从具备了图文处理的能力以后，人们就亲切地称它为电脑。对于电脑来说，储存、检索、处理、输出，西文字符和中文字符的原理并无本质的区别，也无难易的区别。目前尚未圆满解决的，只是中文在人机交流上有点小麻烦而已，说简单一点就是在普及中文输入上有一点小困难而已。我们广大编码工作者不正在努力解决这个问题吗？相信不久的将来，理想的汉字编码和中文输入法的问世，将使中文在人机交流方面比西文更简便、更快捷。

常言道，哀莫大于心死，面对心已死的的那些专家学者们我们还能说些什么呢？还是让我们从正面来理解那个结论吧，它将激励广大的汉字编码研究者、广大的中文软件设计师发奋工作，不达目的，决不收兵，这个目的最终就是体现中文的优越性。

误区之二是把汉字编码与汉字输入及相关软硬件及经济性等纠缠在一起，忽视了汉字编码的独特评价标准。

刘勇泉先生在《有关汉字信息处理研究的几个问题》（1）一文中说：“我要强调说明的一点就是，我们不能孤立地谈论编码，我们必须从整个系统的角度来论证这个问题，即考虑编码时，还必须考虑输入是否方便，处理是否容易，存储是否节约，等等......同样，评定一个编码方案时，绝不能单单以某种编码法‘规则很少，容易掌握’为依据，也绝不能以没有同码字为依据，必须综合各种指标（字码无二义性，操作方便易学，输入和处理效率高，存储节省，传输可靠，设备经济实用等等）加以全面比较，才能得出正确结论”。刘先生的这段论述，看似全面，公允，仔细推敲却使人糊涂，汉字编码怎么能与那么多的各项指标相关呢？

李逸之先生在《关于汉字编码的几点设想》（2）一文中曾对汉字编码有一个确切的定义，他说：“我们现在使用的汉字在6000个以上，把这么多的汉字，编排成输入计算机的数字或字母符号，就叫汉字编码”。事实也确实如此，据说现在已有汉字编码方案数千种，这数千种方案抽象起来，都是用几个数字或字母表示一个或几个汉字，对于计算机来说，几千种汉字编码都只是一种。这串字符含义有多丰富，只有设计者和操作者知道，计算机是不管的。本人认为，汉字编码只与设计它，用它的人有关，与计算机是无关的。评价汉字编码只有一条标准：以人为本，易学难忘，其它指标如输入是否方便，处理是否容易，存储是否节省，传输是否可靠，设备是否经济实用都不应该是汉字编码设计者、评论者考虑的，也是无法考虑和解决的。一位软件专家说得好，只愁理想的编码方案设计不出来，别愁设计出来后，不能在微机上实现它。

本人建议，由汉字编码专业委员会，筹集经费，组织力量，攻其一点，不及余力，这个一点当然就是“以人为本，易学难忘”。具体方法是，收罗方案，博采众长，逐级遴选，去粗存精，精雕细刻，镶金嵌宝，巧集大成，共成大业。

误区之三是把易学难忘与高速高效相提并论，混为一谈。

陈明远先生在《汉字编码研究的进展及分析》（3）一文中谈到对于中文编码的七个原则要求时说：“高效率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之一。这不仅是对字码本身的要求，也是对‘人机系统’的要求。单纯强调减少击键次数，不一定能保持高效率。如果一味追求字码的码长，却加重了操作者的记忆和动作负担，忽视了方便性和简易性，那么实际速度不仅仅不能提高，反而会降低”。

本人之所以把易学难忘与高速高效相提并论作为一个重要误区来讨论，是因为这种观点，混淆了知识与技能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现在有很多人把高速盲打吹得神乎其神，似乎成了评价编码方案的特别重要标准。本人认为，易学难忘是对编码的第一要求，而高速高效是对操作手的第一要求，严格意义上讲二者是不相关的。其实，高速高效对于职业打字员来说只是雕虫小技，是打字员必备的职业技能而已。

陈明远先生是最早把西文打字的触打法比作弹钢琴的人之一，他说：“触打法规定......这类似于弹钢琴--看谱不看键，以提高效率。”可见陈先生也是把技能训练作为提高效率的重要手段的。为了说明知识和技能的区别，这里也把弹钢琴作一比喻，一个人懂音高，懂节奏，会识谱，懂乐理，这是知识，想学弹钢琴，这是技能，老师告诉他，7个白键，5个黑键一组，从左到右一共七组八组，他就会弹曲子了吗？十天半月可培养一个打字员，几个月可练成一个打字高手，几个月能练成一个钢琴演奏家吗？没有三、五年，十来年的苦练，能成为一个演奏家吗？再别把高速盲打吹得神乎其神了，吹口琴，吹笛子，拉手风琴，拉二胡，弹琵琶，弹吉他……，哪一样不是“盲奏”的呢？说白了，熟能生巧罢了，条件反射而已。

一组数字或字符表示一个或几个汉字，这组符号就是汉字编码，这组字符序列表示的定义和规则复杂一点，这种汉字编码就相对难学易忘一点，而这种符号序列表示的定义规则简单一点，这种汉字编码就相对易学难忘一点。从学习掌握知识的角度来看编码，符号序列代表的定义规则应该力求最简单，而输入高速高效不应成为设计理想编码的干扰源。悠哉悠哉输汉字，每分钟二、三十个字，足够了，多惬意。

静下来苦思冥想，汉字编码学术领域里的误区还真不少，本人只是恳切希望在本领域内多一些争鸣，斗胆直抒己见，可能辞不达意，冒犯之处，敬请谅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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